
我这人一辈子爱读毛主席的书，爱看与
毛 主 席 有 关 的 电 影 ， 爱 去 毛 主 席 的 故 居 参
观，凡有机会到北京，总要去瞻仰毛主席的
遗 容 。 总 之 ， 我 喜 欢 有 关 伟 人 毛 泽 东 的 一
切。说来也是缘分，我对伟大领袖这份敬爱
之情，还要从渌口老街的伏波岭说起。

最先听说渌口老街，还是在乡村上小学
的时候，只知道在距自己家好远好远的地方
有这么一条半边街，街边有个伏波岭。在农
村上完中学以后，响应县政府号召，参加了
当年的渌口水电站的建设，虽然因不幸生了
一场小病，只在电站建设工地上待了几天时
间，但我却有幸和当时生产队里的几个同是
来修电站的儿时玩伴们一起逛了一趟渌口老
街 ， 不 过 那 时 的 老 街 比 现 在 要 显 得 完 整 一
些，很多民居建筑也没有被破坏，“无店一条
街——半边街，无燕一个窝——燕窝里，无
水一座桥——接龙桥”的传说也是在那时听
居于此处的老人说起的，而且还知道“接龙
桥 ” 三 个 字 ， 是 由 湘 军 水 师 统 领 彭 玉 麟 所
提。但当时却没有过多地关注伏波岭，甚至
都没有参观伏波庙。

1981 年，我参加了工作，虽然被分配在
距县城 30 公里开外的碟屏乡 （现属荷塘区仙
庾镇，编者注），但也还常来渌口，总免不了
要到老街转一转。这时候，到老街去得最多
的地方就是伏波岭了。因为我高中毕业那年
的九月九日，正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日子，
山河默哀，举国悲痛。从小就知道伏波岭是
毛 泽 东 在 湖 南 考 察 农 民 运 动 时 活 动 过 的 地
方。因此，那时那刻，更心心挂念着伏波岭
了 ， 故 每 次 到 渌 口 总 免 不 了 要 到 伏 波 岭 参
观。伏波岭南临渌江，前有石崖壁立，下临
深潭，北靠半边街，地势高低有错。建筑古
香古色，红墙青瓦，画阁雕栏。几十年来，
我敬爱伟人的一切，这最朴素的感情和最真
挚的愿景，就是从伏波岭开始。

自 读 毛 主 席 《湖 南 农 民 运 动 考 察 报 告》
起，我就爱上了读毛主席著作。初中到高中
的时候，我读完了 《毛泽东选集》 1 至 4 卷，
并且也做了不少的眉批和心得日记。无疑，
毛主席的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对自己的世界观
的形成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每次有机会到北京，我一定会去毛主席
纪念堂瞻仰伟大领袖的遗容，缅怀伟大领袖
的功绩，以传承伟大领袖的思想。见到安卧
在水晶棺中的毛主席遗容，几十岁的人了，
竟还禁不住热泪盈眶。

就在今年元月上旬，我和家人还去了韶
山铜像广场，并向毛泽东铜像敬献了花篮。
还参观了毛主席生平事迹展览馆，拜谒了毛
氏祖祠，游览了神秘的滴水洞，这一平常得
不能再平常的举动，似乎了却了我牛年的最
后一桩心愿。

元月中旬，我发现新华书店到了一套最
新出版的 《实录毛泽东》，我赶紧买了全套。
以 利 自 己 更 加 全 面 地 学 习 毛 泽 东 的 方 方 面
面，不断锤炼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早几日晚餐后，老友几人又相约到伏波
岭走了一遭，不免又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共青
团株洲县委工作的时候，团委经常组织青少
年到伏波岭开展活动——如组织团员青年参
观伏波庙，体验和感受 1926 年渌江两岸风起
云涌的农民运动；分享马援大将军率千军万
马屯兵渌口的历史典故；细说昔日接龙桥前
船来舟往、商贾如云的繁荣光景；凭吊十九
人堆的民族先烈等等。这些活动，既使青少
年受到了理想和传统教育，也使自己的思想
和灵魂得到了升华。

如今，我已由当年初到渌口的青涩少年
变成了青丝中白发日增的退休老头，但逛渌
口老街，看伏波庙的习惯和传统依然初心不
改。

到此，本文本可以“杀青”了，但又忍
不住想说点其他的。每次置身渌口老街和伏
波岭，总是欣喜之中又有些许惶恐和遗憾。
虽然渌口老街干净了，整洁了，而且拔地而
起的新楼盘也日益增加，新建的渌口二桥跨
街 而 过 ， 甚 是 雄 伟 ， 但 总 觉 得 一 些 有 几 十
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在岁月的流逝
中而流失，改的改、毁的毁、拆的拆，甚至
还有倒塌多年而无人过问的，实在有些无奈
和可惜。真希望有关部门出来作为一番，高
度重视渌口老街在建筑、人文和历史方面的
文物保护，尤其是要站在保护文物、优化环
境、发展文旅产业的高度上，规划长远，管
控现状，从修旧如旧的方面着手，使这条闻
名遐迩的半边街既焕发出蓬勃发展的生机，
又保留其厚重的渌湘文化韵味。更希望伏波
庙这一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旧址
得以更好的保护、完善、提炼和升华，使其
熏陶、教育、宣传和传承的作用得以更有效
地发挥。

渌口老街尤其是伏波岭永远是我不能忘
却的地方。老街，愿你永远年轻，永远充满
活力；伏波岭，愿你永远波澜壮阔，永远昂
首向前！

水 车
曾治平

走外婆家的路上，可以观赏水车，所以常常盼望
去看外婆。其实，水车就在村南的洣水河边，但是，童
年时总以为是遥远的远方。

跟着一大帮子人去外婆家拜年，寒冷的天气，路
上结着冰，稍不注意，就是一个趔趄，倒在地上，甚至
滚落到渠道下的水沟里。我们像企鹅一样，毕恭毕敬
地站在渠道的闸门口上，哆嗦着身子，眺望着水车。车
架上冰凌凌的，银光闪闪，水车一副众人皆冻我独傲
的霸气，不停地车水，搅起一丛丛蓝蓝的水汽。水车的
敬业与勤劳，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母亲回娘家时，大地莺飞草长。在好奇心驱使下，
我们像小鸟一样，飞向水车。水车立在生长着长长的
青草和野花丛中，虫鸟飞舞。阳光下，水花如万花筒，
变幻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水车像纺车，我仿佛
看见祖母坐在旁边，辛勤地摇着，纺出万紫千红的长
长布匹。水车“吱吱啊啊”地唱歌，美妙动听。望着听
着，忘了赶路，母亲催着才恋恋不舍地动步。

炎炎午后，母亲要我们送一条柴鱼给外婆吃。我
们用草绳拴在鱼口里，担心鱼干死，母亲叮嘱我们一
路上记得把鱼放在水里，让它喝几口水。开始，鱼提在
手里，使劲地摇头摆尾，鱼尾拍得我踉踉跄跄。渐渐地
不动了，毒辣的太阳晒得鱼皮起了鸡皮疙瘩，我以为
它死了。到了水车处，我想把它放在水下冲凉，鱼一闻
水声，觉得逃生的机会到了，拼命地一摆身体，脱离了
我的手，迅速地溜跑了，钻进水草下的岩石里，无影无
踪。真是好心没好报，半路丢了一条鱼。

夏天到了，河水很深，不敢跟着大孩子贸然下河，
我们赤裸着身子站在水车下，让水稀里哗啦地倾倒在
身上。我们用网接在水下，五颜六色的鱼嫩仔落入网
兜，倒入桶里，回家用油炸了，香嫩可口。陌生货郎路
过，口含的炸鱼香，带到一村又一村里，传说愈远愈香
愈久。

在梅雨季节的一个下午，大雨磅礴，河水浊浪滚
滚。村里一个老渔民用竹杠架起渔网，放入水车旁的
河里网鱼。一会儿，他感觉有东西在网上重重地撞击，
他用尽力气，迅速往水面上拉，网浮出了水面，一条黑
黑的鱼哗哗地掀起水花，老人脚蹬在石头上，身子向
后倒，渔网离开了水面，他拼命地一扯，渔网借助大
风，落在草地上，一条四五十斤重的青鱼，蹦起一米多
高，他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压在鱼身上，用食指扣住了
鱼嘴，一手抱住了鱼身，鱼卷起尾巴，把老人掀翻，双
方在地上翻卷着，扭打在一起，卷到了河边。老人年轻
时，学了几套拳术，手脚还灵敏，眼看就要落入河里，
葬身鱼腹，老人临危不惧，一手抓住水车的脚，一手死
死扣住鱼鳃，鱼拼命扭摆身子，掀起的水浪丈把高，鱼
尾狠狠地打在老人的头上，老人眼冒金花，鱼挣脱了
老人的手，跑了，留下一根血淋淋的腮骨，老人跺着
脚，长叹不已。暮色苍茫收网时，鱼篓子空空如也。他
带了那根鱼骨，怅然若失地回家。从此以后，他衰老了
许多，不能下河捕鱼了，只是逢人便说：“水车边，那条
青鱼真大，可惜跑了，骨头还在我手里。”照例他要从
裤兜里掏出那根血已干的鱼骨，以此证明他曾确实捕
到了一条大鱼。没几年，老人带着这根鱼骨逝世，但是
这个凄败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

春夏秋冬，水车不紧不慢地转着，灌溉农田。望着
青青禾苗转眼变成了金灿灿的稻谷，农人皱巴巴的脸
儿笑了，小芹的心儿也乐了。水车见证了小芹与乔儿
两小无猜的成长、情窦初开的羞涩和纯真美好的恋
情，这对年轻人计划秋收后走进婚姻的殿堂。一天，乔
儿正在田里干农活，听见征兵广播。他锄头一丢，直奔
村部报了名，参了军。启程的日子，小芹依依不舍，走
到闸门口，乔儿指着水车说：“你就是那个水车，永远
在我心里转动。”乔儿挥别了恋人，小芹的心儿跟着水
车欢快地转着，唱着古老的歌谣，鸿雁传书中，幸福的
涟漪荡漾在两人心田。结婚后，小芹随了乔儿，去了边
疆。风风雨雨几十年，水车老了，倒了，但在这对伉俪
心里，水车一直在转动，幸福的涟漪欢快地荡漾。

人物简介：阿达（化名），男，80 后，天元区
雷打石镇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戒不掉
毒品的“瘾君子”，父母伤透了心却无计可施，
妻子也离他而去。如今，他成了单位的“能手”

“骨干”，脏活累活，他都愿意干。并且，他再婚
了，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

进门处，停放着一台小车；院子的角落里，
10 多盆多肉长势喜人；客厅墙上，贴着几张孩
子获奖的簇新的奖状，这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
的幸福模样。这样的生活，在四五年前，阿达
可是不敢想象的。从年少时不小心染上毒瘾，
沉沦近 20 年，到幡然醒悟，艰难戒毒，把自己重
新拉回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他坦言，“人生
就是一场自我救赎，总算醒悟得还不算太晚。”

沉沦
阿达是在船上长大的，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轮渡还是湘江沿岸村民出行的主要方式，
阿达父母起早贪黑驾驶轮渡养活一大家子，这
是个辛苦活儿，因此，他们也不再有精力好好
管教儿子阿达。阿达小时候，父母只觉得这是
男孩的顽皮天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阿
达已经快要小学毕业。

阿达不肯继续学业，实在读不进；他也不
想留在乡下种田，太辛苦；学一门手艺，挣钱太

慢；跟着父母驾轮渡，太枯燥。很长一段时间，
阿达就是混，哪里挣钱容易、哪里有快钱挣，阿
达就去凑一凑，赚了一些钱，也交到了一些“朋
友”。一起玩乐时，这些“朋友”会带来一些“新
玩意”。

“ 好 东 西 ，试 一 试 。”“ 几 个 熟 人 ，还 能 害
你？”……

阿达没有太多分辨是非的能力，大家吸、
他也吸，第一次、第二次，从此，他爱上了 K 粉、
摇头丸，沦为了毒品的奴隶。

随着吸毒开销越来越大，挣的钱很快花
掉，为筹毒资，他一度甚至以贩养吸。对此，父
母唉声叹气，妻子无法忍受一个“瘾君子”“毒
贩子”，选择了离婚。

缠斗
十几年来，阿达受到过打击惩戒，也尝试

过戒毒，就像是一场与魔鬼的缠斗，来来回回
斗了很多回合，彼此轮流占上风。

同村民小组的组长建哥看着阿达长大，发
现他一年到头无所事事，“他人脑瓜子活，是个
好苗子，不走正道太可惜了。”他总还是想把阿
达拉上正轨，只要逮住机会，就会不厌其烦地
对阿达做思想工作。

这些开导，阿达听了很感动，也有所触动，
但惯性的力量太大，而且阿达的圈子几乎都是
吸毒的，没有哪个正常人愿意与他深入接触。
好几次，在规矩了一段时间后，阿达和那些朋
友又混到一起去了。

真正让他触动的，是姐姐的泪水。
染上毒瘾的那些年，阿达回家次数有限，

在家待的时间很短。那一次在家，毒瘾难忍，
他偷偷在家吸毒，不巧被姐姐撞见。姐姐什么
话都没有说，四目相对时，阿达看见姐姐的眼
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那种失望，透着寒气，深
深刺痛了他。再看看日渐年老的父母和长大
的儿子，他终于意识到，人生再也不能在这么
稀里糊涂地荒废掉，他走上了一条自我救赎的
道路。

新生
2018 年前后，村委会多方联系，给阿达介

绍了一份工作，对于散漫了多年的阿达来说，
这是一个新挑战。在这里，上下班需要打卡，
请假要说明，生产紧张时，上厕所也要跑着去，
收入还不如之前“搞空路”来得那么快、那么爽
……可是阿达知道，他绝对不能再回到过去
了。

意志力是通往成功的桥梁。慢慢地，那些
心术不正的朋友也觉得阿达“变了味”，渐渐与
他断绝了联系。反思这些年走过的弯路，圈子
是阿达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你跟什么圈子
的人混，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跟吸毒的
人在一起就会吸毒，你跟上班的人在一起你就
会脚踏实地。”

逐步进入新角色的阿达，那些以往觉得又
累又不挣钱的活，也愿意去尝试。几年下来，
他掌握了很多技能，成了公司的全能“选手”，
钳工、修理、埋管道……如今，在老板眼中，阿
达干得特别卖力，能吃苦、不抱怨、爱钻研，为
了解决一个问题，可以加班到深夜，他成了公
司 的 得 力 干 将 ，如 今 ，每 个 月 工 资 可 以 达 到
8000 元以上。

不仅如此，阿达还积极参加村里志愿服务
活动。疫情防控期间，卡口值守、公共区域消
杀，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上个月
的暴雪天，大雪把村里很多大树的树枝压弯
了，阿达又开着挖机，把村民小组有安全隐患
的树枝清理得干干净净。

阿达的洗心革面，让这个家庭回归到正常
轨道，父母的脸上终于绽放了舒心的微笑，妻
子坚定地支持他：“结婚前我就知道他以前的
事情，当时很震惊，后来想想谁没有犯过错，都

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如今，他踏实肯干，和
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我也会继续
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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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 从沉沦到新生

人生就是一场自我救赎
旷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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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波岭与敬爱伟人
姜玉成

伏波岭上的伏波庙，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
运动时曾在此召开工农商各界骨干座谈会

静谧的渌口老街一角

彭玉麟题名的接龙桥，
桥面现已铺上沥青


